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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囚犯牛

玉强以“窝囊”而闻名。

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

盛两勺菜，只给他盛一勺。他常

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
多已睡了一觉。

但他从不申诉，也不抱怨。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

玉强的鼻子说：“就你这样的，都

给罪犯丢人！”

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
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

看一遍，再看一遍。

他们大都不知道，眼前这个
已经谢顶的中年人，曾经被判

“死缓”，而他已背了26年的罪

名，叫做流氓罪。

监狱里的大部分囚犯都不

知道这段往事。算上牛玉强在

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

犯如今只剩下3个，而按照预计

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
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严打”

“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

一个坏人！”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

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

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

中，流氓罪列于首位。

北京京棉二厂的模范员工韩
秀金一度认为这与她毫无瓜葛。但

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儿子
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交韩秀金的《刑

事判决书》描述，牛玉强参与了

流氓团伙“菜刀队”。他犯下的罪
行包括：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

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刘

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同伙，

威胁并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

对他的量刑是：死刑，缓期

两年执行。

时至今日，75岁的韩秀金依
然能清晰记得大喇叭广播里高
亢的声音：“从重从严从快，绝不
放过一个坏人！”

邻居们关于牛玉强的一切

记忆都和“流氓”无关。他小时沉

默、腼腆，喜欢画画。街坊们都

说，大强像个大姑娘。

在京棉厂宿舍大院儿里，没

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

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也
“入了伙”。韩秀金说，大强的性

格是别人说东，他肯定不敢说

西，“不敢不去啊”。

韩秀金坚持认为，儿子是想
脱离他们的，好几次，有“大哥”来

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躲在门后，冲

着母亲做出“说我不在”的口型。

后来，这群孩子成了“菜刀

队”，其中有两个被判死刑，立即

执行。这个被粉碎的犯罪团伙，

没有一个罪犯超过20岁。

1984年，没被枪毙的流氓犯

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

牛玉强也在其中。

结婚

一到晚上，牛玉强就抱着儿
子，哄他睡觉。朱宝侠一度以为，

日子就会这么平凡地过下去，还
有点幸福。

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当年

的狱友刘海龙对牛玉强的评价

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太窝

囊”。

牛玉强似乎只有一个念想：

“劳积(劳动积极分子)，减刑，劳

积，减刑。”“没有人比他更听

话。”刘海龙说，牛玉强从不叫

苦，也不申诉，“就拿自己当牛，

当马。”

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要运

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

土，牛玉强拉七八百斤。刘海龙

记得，牛玉强个子太小，拉车时

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

1990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
良好，牛玉强被连续两次减刑，

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就在同

年，由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

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

年底，他被老父亲接回北

京，体重不足90斤。

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

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

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续保

一年的决定，但据牛家人介绍，

之后再没有人来过。次年，牛玉

强大病初愈。

街坊们说，大强变得更蔫儿

了。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

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

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
所。他很少跟人说话，碰见街坊

也会刻意低头，甚至买菜时也从

不讲价。

1996年，在朋友介绍下，他

开始与朱宝侠处对象。头回见

面，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犯
人”。

妻子朱宝侠说，嫁给牛玉

强，纯粹是图他老实。

2000年，他们生了个儿子。

一到晚上，牛玉强就抱着儿子，

哄他睡觉。朱宝侠一度以为，日

子就会这么平凡地过下去，还有

点幸福。

重回监狱

“怎么14年了都没个信，说
带走就要带走！”

不过，2004年4月，这种日子

到头了。两个穿深色夹克的狱警
突然来到牛玉强家，要带他回新

疆服余刑。

“怎么14年了都没个信，说

带走就要带走！”朱宝侠急得直

跺脚，牛玉强却不说话，一扭头

进了里屋。朱宝侠再三央求，狱

警答应明天再来押人。

牛玉强是第二天中午离开

的。临走时，他没说太多话，使劲
抱了抱刚5岁的儿子。

到了监狱，他又一次遇到了

田跃进。1984年，牛玉强刚进监

狱时就认识了他。田跃进是直接

被带进面包车的，之前刚给上小
学三年级的儿子洗完澡。

事实上，和牛玉强同期突然

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

人。而这27人被缉拿时，都已成

家。

牛玉强后来才被告知，保外

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

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
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知晓这个消息时，家里刚申

请到“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
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

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石河子监狱作出的官方回

复是，牛玉强长期脱离居住地，

谁也找不到他，因此先后于1999

年和2001年分别对其进行了网

上追逃，无果后才派人押回。但

朱宝侠不服，她说，大强恨不得

每天都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就成

在逃了？

朱宝侠念叨说，牛玉强是草

民，但草民也是人，“这不是法治

社会吗，不相信法律，我还能信
啥？”

韩秀金则对每一个到访的

记者作揖。茶水刚喝一口，她就
会起身倒满。“大强进去的时候

还是个孩子呢。”她颤抖着说，

“2020年，他就是个老头了！”

她觉得，儿子没杀人没放

火，窝囊一辈子，凭什么。

寄托

他们一年只被允许打3分钟
的亲情电话。他会戴上表。快到一
分钟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
到两分钟了，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
声音。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没
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

“牛玉强现在是太可怜了。”

老狱友王友立告诉记者，在狱中，

牛玉强患了高血压，但为了不减工
分，他拒绝住院。他比以前更沉默，

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

照片看，看着看着就哭。

朱宝侠告诉记者，他们一年

只被允许打3分钟的亲情电话。

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是大年三十，

她说，只有那时候，一贯慢吞吞

的牛玉强才会起急，说话才会

“又快又大声”。

他会戴上表。快到一分钟

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到

两分钟了，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

声音。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

没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每每挂
了电话，一家三口都会痛哭。

平时，书信是一家人的唯一
寄托，最近半年来，牛玉强寄回家

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

朱宝侠猜测，这肯定是因为

“大强太累了”。她捧着一沓子丈夫
的来信念给别人听：“老婆我好困，

就写到这里吧”；“为了儿子，我才

活着”；“我的信越来越少，你和儿

子会生气吧？生气也好，那样我就

会打喷嚏，就能感受到你们了。”

在朱宝侠的房间，能找到很

多钉在墙上的老照片，其中大多

是儿子的照片，从牛玉强离家那

年起，她就经常为儿子拍照片，

每年都拍，每月都拍，她说，等大
强回来了，能再看儿子长大一
遍。

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张是牛

玉强夫妇的新婚照。那是1997年

的11月8日照的，没有婚纱，没有

钻戒，他们只是“破天荒”地在厂

里的饭馆摆了两桌喜酒。照片

里，朱宝侠穿着烟儿色带花毛

衣，牛玉强则新买了一身藏蓝色

西装。那天，牛玉强格外高兴，少

言寡语的他居然主动拉着新婚

妻子，表演了一首《纤夫的爱》。

朱宝侠记得，当年的“流氓犯”

贴着耳朵对自己说，“媳妇儿，我们

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新闻，

就在1997年，《刑法》重新进行了

修订。此次修订中，原流氓罪被

正式取消，并具体分解为聚众淫
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等罪，量刑最高的可判10年以下
有期徒刑。

流氓罪的取消，被公认为中

国法治社会日趋完善的标志之

一。 据《中国青年报》

“最后一个流氓”纪事

他曾在20岁时抢

了一顶帽子，砸了一

扇玻璃，打了一个人，

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

死缓。在劳改过程中，

他因重病而被保外就

医，并娶妻生子。1997

年，“流氓罪”从《刑

法》中取消。2004年，他

却突然被抓回监狱，

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

按照预计刑期，他将

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个

走出监狱大门的“流

氓”———

牛玉强的全家福。


